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0, 8(1), 8-12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0.81002  

文章引用: 周必正. 钟晓阳中短篇小说中的圣母形象[J]. 世界文学研究, 2020, 8(1): 8-12.  
DOI: 10.12677/wls.2020.81002 

 
 

The Image of the Madonna in Zhong 
Xiaoyang’s Short Stories 

Bizheng Zhou 
Binhai School of Foreign Affair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Jan. 10th, 2020; accepted: Jan. 27th, 2020; published: Feb. 3rd, 2020 
 

 
 

Abstract 
The prototype of the image of the Madonna is Maria, the mother of Jesus in the Bible. Maria sym-
bolizes the character of ideal women in Christian culture: sexual purity, self-sacrificing love, hum-
bleness, and affectionateness. In the process of feminist development, the image of the Madonna 
was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angel” in the polarized female image of traditional lite-
rature, and suffered widespread criticism. Zhong Xiaoyang’s novels with strong classical style and 
Chinese rhetoric are inevitably subject to the polarization structure. The article divides the image 
of the Madonna in Zhong Xiaoyang’s short stories into two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age and cir-
cumstances: the Madonna i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and the Madonna in the marriage environ-
ment. The authors selected typical image for analysis to achie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Madonna 
by her.  

 
Keywords 
Zhong Xiaoyang, Short Stories, The Madonna, Female Image 

 
 

钟晓阳中短篇小说中的圣母形象 

周必正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0年1月10日；录用日期：2020年1月27日；发布日期：2020年2月3日 

 
 

 
摘  要 

圣母形象的原型《圣经》中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象征基督教文化中理想女性所需具备品格：性贞洁、自

我牺牲的爱、谦卑而富有感情。女性主义学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圣母形象被作为传统文学两极化女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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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天使”的代表，遭受广泛诟病。钟晓阳具有浓厚古典风情和中国修辞的小说不可避免受制于两极

化定型架构。文章将其中短篇小说中的圣母形象按照年龄、境遇分为两个类别，家庭环境中的圣母和婚

恋环境中的圣母，分别选取典型形象展开细致分析，以达到对其笔下圣母形象的基本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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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圣母”形象的原型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圣经福音书》的记载中，玛利亚

是一个对上帝拥有无限信仰，在处女时受圣灵感应怀孕、生产、养育耶稣，与耶稣共同承受痛苦的“蒙

恩女子”，一个不同于其他凡人的世俗母亲，一个凭借信德、希望和炽烈的爱同救世主展开超绝合作，

为重建人灵服务的超性生命。中世纪神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和阿奎那认为：“从基督教信仰出发，倡

导妇女们以玛利亚为榜样，过守贞守节的生活，这种女性便是基督教神学视野中的理想女性”[1]。玛利

亚没有因为耶稣母亲的身份从一开始获得尊贵的待遇，而是在和夏娃的对比中获得地位的逐渐提升。她

从耶稣口中的“妇人”成为超越普通女性的圣母和基督教神学观念中的理想女性，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

程。《玛窦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对玛利亚以处女身份受孕的描述，为教会神化玛丽亚奠定了阐释基

础。被主观切除卵巢的玛利亚失去了令男性惧怕的性能力和情感能力，获得无性别的女人身份，从而与

诱惑亚当、使人类坠入原罪的女性夏娃区别开来。她被重新赋予三种不同的女性意象：永葆童贞的处女、

忠心上帝的仆从和救赎人类的中保。三种女性意象的背后是基督教文化所定义的理想妇女应具有的品质：

性贞洁、自我牺牲的爱、谦卑而富有感情。“玛利亚体现了男性所定义的无限的女性气质、无性别的女

人身份的荣耀”[2]。因而，母亲的身份不是构成圣母形象的必要条件，圣母形象的界定主要通过对女性

精神特质的考量完成，和她是否结婚、生育、为人母亲的经历关联不大。如果一位女性具备圣母形象的

三种人物品质，具备奉献、受苦、以至于自身毁灭的情愿，我们即认定她为圣母。“圣母”是“无数古

老的谎言、虚构与话语之下的女人的辛酸命运”[3]的集中表现。 

2. 家族环境中的圣母 

《荔枝熟》中的女主人公曹少娥是一个为家族辛勤付出，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以致失去自我，最终麻

木过活的中年妇女。她的生活已经完全被家庭的意志所支配，没有私人的空间，当她的三哥登记结婚时，

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嫁人。 
她忽然自我解嘲地笑笑，嫁人？那是个又滑稽又实际的主意，她根本没想这问题，根本没想过要不

要嫁，而此刻……难道就这样挨一辈子？做一辈子？老了做不动怎办？她一时只觉说不出的恐惧……自

己四十冒头了，四十的男人娶妻容易，四十的女人能否嫁出去可说不定([4], p. 237)…… 
“滑稽”和“实际”两个看似矛盾词语的嫁接形象点出了一个大龄未婚老姑娘人生中的凄凉味道。

从恋爱走向婚姻是多数女性在青年时期的经历和人生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但是为家族成员操劳半生的少

娥却是在年过四十之后的工作间隙中萌生出对婚姻的憧憬，而更为残酷的是她的这份憧憬也只能是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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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了。小说中没有关于少娥情史的介绍，但是通过已有信息可以推出她的感情世界基本是空白。一个前

半生为他人而活，在感到中年体力下滑、生存可能难以为继时才想到寻找男人依托的妇女在这之前是没

有时间和精力寻找伴侣的。 
少娥的悲剧一方面来自于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低贱位置：她不是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而是

一个服务于他人的女佣。另一方面也来自她的愚昧和无知。尽管这种愚昧和无知并非她所愿，并非她自

己造成，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愚昧和无知构成了她顺从、宽恕心理的基底，强化了她的悲剧。 
她人生的两大泥潭来自两个家庭，一个是她出生的家庭(原生家庭)，一个是她的雇主家庭。在小说中，

我们几乎看不到原生家庭之于少娥的温情，而更多的是她对家庭的无私付出。她在香港的生活艰难，所

想的是如何攒钱，购买生活物品，提高家人(兄弟姐妹)的生活质量“少娥动着念头，决心趁现在多积攒些

钱，将来回农场探他们，带两斤花生油，几磅咸饼干，几套鲜色衫裤，几匹好布料，几双皮鞋……”([4], 
p. 235)。她想和同在香港的三哥讨论从魏家辞职的事情，三哥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漠然。而三哥因病突然

去世后，她却仿佛失掉主心骨，生活变得更加茫然，除工作攒钱外，她所关心的只剩下她爱吃的快要下

市的荔枝。她对原生家庭和家庭中父母兄长的崇拜达到无意识的程度，而这种无知像是一个无法消解的

魔咒将她坠入无限的悲苦。 
原生家庭对少娥的压迫是不易被察觉的，而雇主家庭对她的压迫是明确和直接的。她自小在乡下的

农场长大，怀揣着对资本主义生活幻景的向往“香港人人都是跷二郎腿抽雪茄的老板阶级，吃的是牛排

意大利粉，喝的是白兰地威士忌，住高楼华厦，坐名牌轿车……”([4], p. 233)。来到香港谋求发展，因

为一时没有找到合适工作寄居在表兄魏坚壁医生家做佣人。小说开篇细致描写了清晨时分少娥为魏家一

家人准备早餐的忙碌劳动。在魏家，她遭遇到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歧视、讽刺和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

她的工资比同类型的保姆每个月少 300 元。她被当众被嘲笑“乡下人喝惯井水”她因为不小心打破一只

酒杯，被表嫂口不择言地辱骂达两页篇幅。她的反应几近于没有反应：“红着脸只是不出去，躲着什么

似的”。“她不吭声，眼观鼻，鼻观心，东摸西摸地整理……觉得委屈，心头疙瘩着，草草攒弄好，到

房里哭一下午”([4], p. 240)。而她选择默默忍受的原因是她内心深处的自卑和奴隶思维。“少娥心底明

白，下人是下人，主子是主子，永远不能推心置腹，而且两个表侄女络理和络缨，对她皆有些不满，明

里称他表姑，背地里不晓得会怎么损她，看不起她”([4], p. 229)。与其说，迫使少娥低头的是森严的等

级观念，不如说是现实的金钱地位。表兄魏家的生活方式和支撑这一方式运转的金钱是她渴望得到的，

因而她甘愿忍受不公平待遇。少娥本有辞职的机会，离开魏家另寻出处。可是因为碍于他人的面子和蒙

昧的报恩心理(三哥的后事是魏家处理的)，她在魏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直至被淹没。 

3. 婚恋环境中的圣母 

《流年》中江潮信的女友俞香伦是一个在笔者看来需要被重新认识的人物。有研究者将她归为“妖

妇”、即“魔鬼的化身”、“令男主角堕落的罪魁祸首”[5]。虽然她具备现代女性的部分性格特征，比

如热烈、主动、爱好交际攀附，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她和江潮信的恋爱经历和两性关系时，不难发

现在她表面的躁动之下包裹着的依然是一颗传统的圣母心。 
在俞香伦和江潮信的恋爱、交往，直至结婚的过程中，香伦始终处于被动的角色。江潮信与香伦之

间没有正常的情感，确切地说是俞香伦爱着江潮信，江潮信并不爱香伦。按照江潮信自己的说法，他接

近俞香伦，与她成为男女朋友，单纯出于留学生活的苦闷：“他实在有点失望。他一直认为当初和香伦

好起，归根结底，是因为留学生的苦闷；他并不是对她有异常的好感，二是渐渐习惯了他。然而，与她

要好以来，她并没解却他多少苦闷，虽则她给了他难忘的时光，但苦闷却也相对地增长了”([4], p. 413)。 
俞香伦作为江潮信的女友，从没有享受到正常女友应有的权利。小说中江潮信对俞香伦主动说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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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话、做出的亲昵举动屈指可数，而且大多发生在和俞香伦争吵过后，属于为了不让俞香伦的哭闹打扰

自己而被迫做出的举动，并不出于真心。他甚至希望俞香伦只负责解决自己的苦闷问题，而不带来任何

负面效果(比如：哭闹，争吵)。他拒绝融入俞香伦的朋友圈、与她的好友出游，也拒绝面见俞香伦的父母、

商讨结婚事宜。江潮信最后因为叶晨的坚持和决绝，被迫放弃对叶晨的幻想，与俞香伦的结婚也并非出

自爱情，而是因为俞父能够帮助他解决工作。 
俞香伦从出场到谢幕，从没有作为江潮信的爱人出现，而是江潮信攀附社会上层人士的工具。面对

江潮信的冷漠态度和持续的精神出轨，以及后来江潮信对叶晨的纠缠不止，她多数情况下选择看不见和

隐忍。在小规模抗议，但是收效甚微之后她选择了沉默和自我消化。她甚至在察觉出江潮信把自己作为

筹码后，佯装对此不知情。小说中一段关于二人争吵的细节描写值得注意。在争吵过程中俞香伦把书桌

上的金鱼缸打碎在地。作者对等待死亡的金鱼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俞香伦和她今后命途的隐喻。 
黑夜中两条金鱼平摊在地，挺着白肚子喘息，静静地等死。那种金色，此刻看来只觉得恶心，像泥

金塑像上的金漆，一刮就会掉下来([4], p. 436)。 
金鱼等待的是生理死亡，与不爱自己的江潮信结合则是精神死亡。更为可悲的是，金鱼的死亡是人

为造成的，对于金鱼而言，造成其死亡的力量来自外界不可抗力。俞香伦的死亡是她主观上努力追求的

结果。金鱼身上令人觉得恶心的一刮就会掉下来的金色鱼鳞，好像俞香伦脆弱的自尊，在她一次次委曲

求全中被自己丢弃了。最后的香伦再也没有这样勇敢地奋起反抗江潮信的精神暴力，转而囿于男性性别

霸权中对女性的物化思维，因为年龄逐年增大的原因，不仅努力包容江潮信所有的过错，而且苦苦哀求

江潮信与自己结婚，彻底丧失对自己生活的主导，成为江潮信的仆从。 
《爱蜜丽·爱蜜丽》中的紫逑是一个在发现丈夫出轨后，表现异常冷静的中年妇女。她与丈夫相识

和结婚是母亲安排的结果，她也在婚后恪守为人妻的职责，为丈夫生儿育女，做饭洗衣。当一次偶然机

会在丈夫上班的诊所前听到屋内传出异样的笑语声，发现丈夫有一个极亲密的女病人，而谈话的内容与

诊病无关时，她没有声张，也没有事后逼问丈夫。她没有像庸常的言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踢开那

扇虚掩的门，丢掉自己的脸面和优雅，泼妇一般冲进里去捉奸；继而陷入和第三者的困兽之斗，捍卫已

经破了窟窿的正妻地位。她采取的办法是可能最为无力的一种，用一个妻子的温柔感化对方，通过亲情

触动丈夫内心可能尚存的良知。紫逑内心清楚丈夫将要出门会见第三者瑶葆，却并没有点明，而是假装

寻常地聊天：“‘到办公室去吗，今天？不去的话不如跟我回妈妈家，她已经开始埋怨了，说好几个星

期看不见你了。’”([4], p. 150)。紫逑也会担心丈夫是否离开自己，可她没有其他武器。幸运的是第三

者主动退出，她和丈夫的生活复归平静。在这一过程中甚至看不到她的愤怒，在紫逑看来，丈夫的出轨

或许仅仅是夫妻生活中的小风波。她甚至不需要宽恕对方，因为丈夫并没有离开她，离开家庭，而是离

开了第三者回到了她的身边，她的两个孩子并没有受到波及。 
《爱妻》中的女主人公剑玉可以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圣母型女性的典型代表。剑玉具有与人物原型玛

利亚最为相近的形容和性格。 
李天良第一次遇见剑玉时： 
“在那青霜一样的月光下，只见她生的眉清目秀，脸如满月……那是一双月牙黄的骨肉匀称的手，

有一种柔弱之美([4], p. 215)。 
而她在 20 岁的芳龄由父亲做主嫁给李天良后，所展示出的贤惠更是在现代社会难以寻觅的。 
“剑玉性格温柔，持家勤俭，对我尤备极体贴，嘘寒问暖，日日不懈……剑玉惯着素淡衣裳，均她

亲手缝制……天后转寒，我睡觉往往手脚冰凉，热水袋又嫌它烫肉，剑玉便常伸过脚来暖我的脚，又把

我的手夹在她手中揉搓着，直至我睡熟为止。有时我睡不安宁，在梦中翻腾，剑玉便拉过我的手去，放

在她的心口上，或者她的颈窝里，使我得以安睡”([4], p.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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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节的背后是剑玉对丈夫深沉的爱。这样一个沉静贤淑的女子却最终被丈夫抛弃，因为长期的

抑郁暴病而亡，不得不使人惋惜。而她在发现丈夫不轨行为时的态度和表现，让笔者在惋惜之外，多了

一层怜悯和唏嘘。 
当剑玉检查出不能生育后，丈夫开始冷淡剑玉，甚至将外婆没有看到重外孙抱憾而亡的罪责归于她

时，剑玉沉默寡言。当丈夫晚归的谎言被戳破，却反而恼羞成怒时，剑玉垂首如故。当丈夫打算修复二

人关系，向自己道歉时，剑玉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夫妻之间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呢”？“我

从来没有想过要怪你，只要你不怪我，我就不知道有多满足了”([4], p. 275)。她不是没有情感，不是心

中没有波澜。当从丈夫口中得知其和华荃的婚外情时，她“一点一点地，把头低下去，最后她伏在桌面

上哭泣起来了”([4], p. 283)。“一点一点把头低下去”这个动作描写得很好，读者仿佛可以听到她的心

一寸一寸撕裂的声音。可是即便如此，她依然怀抱着虚妄的执念，渴望丈夫为自己回头。即便丈夫已经

公然和华荃同居，当丈夫因为偶尔回到家中时，“(剑玉)客气的招呼着，唯恐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往往

都是带着歉容的；但有时又显得恍恍惚惚，不知心之所向，脸色也不好看，不如往日的仍保留着一份少

女的光影”([4], p. 284)。剑玉在此时脸上依然有歉容。她依然在自责，她依然认为是因为自己不能为夫

家传宗接代，导致丈夫的变心和离去，错不在丈夫，而在自己不争气的肚子。小说结尾，剑玉在知晓华

荃怀孕，为丈夫生下一个女儿，自我欺骗的谎言(丈夫可能回归家庭)被狠狠戳破时，她终于不能控制压抑

了许多年的情绪，在极度的伤心和绝望中走向了崩溃，在弥留之际时说“天良，你同她结婚吧，以后就

把我忘了”([4], p. 284)。一个至死都深爱着自己丈夫的人讲出这样绝情的话需要多少勇气，我们不得而

知。但是那背后一定埋藏着一个女人数不清的悲伤，和一直无法消散的感情。讽刺的是，华荃生产的医

院和剑玉去世的医院是同一家医院。新出生女婴的名字“李洁”，是剑玉起的。李天良在回忆处于甜蜜

时期的剑玉时写到“剑玉曾说‘如果是个女孩子，叫她李洁好不好？’”([4], p. 23)。李天良得知华荃怀

孕后说：“‘如果是个男孩，我们就叫他李杰，杰出的杰；如果是个女孩，我们就叫她李洁，清洁的洁’”

([4], p. 286)。李天良女儿的名字在时刻提醒着他，曾经有那样一个内心清洁的姑娘爱他，嫁给他，照顾

她，忍受他，一直到去世。而我想这可能是“圣母”对于自己和对方最后的救赎和安慰。 

4. 结语 

因为文学理念的原因，钟晓阳中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女性主义美学所看重的“独特女性文

学意识”的呈现上有所不足，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落入男性意识形态的窠臼，没有做到彻底的推陈出新，

但从她的中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出突破既有框架的勇气和努力，“钟晓阳以她的女性书写，对文学传统和

惯例作了一次成功的反叛。小说叙述所及，均较深刻地体现了男性社会的性別政治中女性的历史处境。

在她的女性文学创造中，新的视点、情节和表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指向了一种坚实的性別自我认识”。

在她的笔下诞生了多个脱胎于两极化女性意象，但又具有各自特征的变种，圣母形象即其中之一。划分

类型是父权制社会的性别偏见和想象的产物，是受到扭曲和变形的女性，并非对现实社会女性的描摹，

具有一定的虚假性。 

参考文献 
[1] 刘文明. 上帝与女性——传统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女性[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89.  
[2] Rigney, B.H. (1982) Lilith’s Daughters: Women an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36. 

[3] 孟悦, 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260.  

[4] 钟晓阳. 离合[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6. 

[5] 张慧娟. 钟晓阳作品浅论[J]. 中外文学, 1988, 17(4): 60.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0.81002

	The Image of the Madonna in Zhong Xiaoyang’s Short Stories
	Abstract
	Keywords
	钟晓阳中短篇小说中的圣母形象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家族环境中的圣母
	3. 婚恋环境中的圣母
	4. 结语
	参考文献

